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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瓜藤与豆角须

我这个舟山人，惯看海上的潮起潮落，也惯

经海风的咸湿，可到了今年夏天，太阳好像换了

个脾性，城里热得让人动弹不得。

城里是待不住了。空调房里虽凉快，却像个

罩子，把人罩久了，骨头缝里都透着一股子不舒
坦的阴气。人就想着往外跑，往有山有水的地方

跑。这念头像野草，一起头就疯长，再也按捺不

住。朋友说，去茶人谷，那地方有条溪，是顶好的

去处。

车子在山路上绕，一弯一绕都像是把城市的
烦闷甩在后头。路两边的树木越发密了，车一

停，脚一落地，一股子草木的清气混着湿润的土

腥味儿就扑面而来。

顺着人流往谷里走，先听见的是水声。那水

声不是海浪拍岸的雄浑，而是“哗啦啦”“叮叮

咚”，清脆得很，像是无数个小精灵在石头上敲

着玉磬，又远又近，勾着你的魂儿，让你不由地

加快了脚步。

转过一道山弯，眼前豁然一亮。一条清澈见

底的溪流，就在那儿了。它扭着身子，从山谷深处

蜿蜒而来，阳光照在水面上，波光粼粼。溪水两

岸，是大大小小、光溜溜的卵石，被水冲刷了千百

年，一个个都温润如玉。溪边是浓得化不开的绿，

树木、竹子、藤蔓，层层叠叠，把那毒日头结结实

实地挡在了外头，只留下这一片阴凉的世界。

人到了这儿，就统统活络起来。

开阔地上，有人支起了天幕，铺上了防潮垫，

俨然一个临时的家。男人光着膀子，坐在矮凳上

给自己沏茶；女人则张罗着吃食，把一个滚圆的

大西瓜，“咔嚓”一声剖成两半，那红瓤黑籽，看着

就喜人。西瓜往溪水里一浸，泡上那么一小会儿

再吃，那股子凉意，能从舌尖一直钻到心里去。

孩子们总是最等不及，甩了鞋袜，裤腿一卷，

就“扑通扑通”地跳进溪里。溪水不深，大多只到

膝盖。他们拿着水枪、小水桶，打起了水仗，清亮

的水花伴随着尖叫和笑声，在山谷里回荡。一个

约莫五六岁的小男孩，拿着个小渔网，猫着腰，在

石头缝里专心致志地捞小鱼。他额头上挂着汗

珠，可浑然不觉，整个世界里，仿佛就只剩下他和

那些透明得几乎看不见的小鱼了。

我找了块大石头坐下，脱了鞋，把一双脚慢

慢地探进水里。那股子凉意不是空调房那种生硬
的冷，而是活的、柔的凉。溪水汩汩地流过脚踝，

你能感觉到那水的力道，它抚摸着你的皮肤。水

下的卵石硌着脚心，有点痒，又有点舒服。

那一刻，人就成了这山水的一部分。透过树

叶缝隙看到的天空，被切割成一块一块的，蓝得

格外纯净。有那么一瞬间，我忘了自己是谁，忘了

从哪里来，忘了城市里的营生和烦恼。人好像就

成了一块石头、一棵水草，随着这溪水，无知无

觉，没心没肺。在这里，人与人之间的隔阂好像也
变淡了，陌生人之间会善意地笑一笑，孩子们玩

闹着，不分你我，共享着这夏日里最奢侈的安逸。

我坐在石头上，看着眼前这一切，看着那些

舒展的身体和毫无顾忌的笑容，心里头忽然觉

得，人本来的样子，或许就该是这样。

太阳慢慢地偏西了，山谷里的光线变得柔和
起来，水里的凉意也添了几分。人们开始陆陆续

续地收拾东西，准备离开。孩子们被父母从水里

捞出来，一个个嘴巴翘到天上去，满脸不情愿。他

们带着一身的水汽和满心的欢愉，被大人牵着

手，一步三回头地走了。

回去的路上，车里没有开空调。打开车窗，傍

晚的风吹进来，带着山野的气息。这，便是自然予

人的恩赐吧。它从不言语，却总是在你最需要的

时候，给你最实在的抚慰。

盛夏七月，回老家探亲，姥爷家的院子种满了

各种瓜果蔬菜，丝瓜藤攀援着竹架蜿蜒向上，豆

角须缠绕着葡萄枝缱绻有力，须干枝叶尽显茂

盛，透过午后的阳光，形成一片巨大的绿荫，藤蔓

斑驳的影子仿佛能窥见姥爷、姥姥的岁岁年年。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这句农谚在姥爷的菜

园里得到生动的诠释。每年的盛夏以豆角、丝瓜

为主角的蒸炸焖炒丰富着餐桌，蒸豆角、炒豆

角、炒丝瓜、豆角丝瓜焖面这些再平常不过的家
常菜，却让二老吃得津津有味，不亦乐乎，他们

就这样，守着四季轮回的餐桌，度过了大半个世

纪。去年刚过八十大寿的姥爷，依然保持着老农

的质朴。他总爱念叨：“自己种菜，吃得放心。”话

语间，他还唤我：“来，摘些带回去。”我跟他钻到

菜园地开始采摘。

看那双老茧手在藤叶间灵活地穿梭，丝瓜还

带着晨露，豆角轻轻一掐便发出清脆的响声。丝

瓜的藤蔓和豆角的须缠绕在一起，成为手指间触

摸丝瓜和豆角的“绊脚石”，细看这两种藤蔓植

物，它们的触须如苏醒的藤蛇，一旦相遇便迅速

绞紧，以柔韧的力道盘绕成解不开的结。我用力

拉扯，试图将它们分开，藤蔓却发出细微的断裂

声，汁液在阳光下闪着光泽。“别费那个劲。”姥

爷的声音从身后传来，他粗糙的手指替我拨开那
些纠缠的茎叶。间或想起一个乡谚故事：有个小

孩想分辨丝瓜藤、豆角须的不同，结果把自家庭

院里的丝瓜与豆角那些纠结错综的茎叶都扯断。

细想起来，我又何尝不是故事里固执的小孩，生

活中总是过分较真与拧巴，急于去分清楚丝瓜藤

和豆角须，认为只有分清楚了才能顺利摘下果
实，把时间和精力浪费在一些细枝末节上，殊不

知生命本就是一场温柔的纠缠。

傍晚，姥姥用新摘的丝瓜和豆角做了饭菜，

丝瓜滑爽清甜，豆角脆嫩有嚼劲，它们的味道在

舌尖交织，一如那些在阳光下相互纠缠的藤蔓。

姥爷嚼着豆角说：“人就像这些藤须，太较真了

反而活不好。”这些藤蔓植物藏着生命最本真的

智慧，当丝瓜藤与豆角须在竹架上缠绕共生时，

它们既保持着向上生长的共同目标，又保留着各

自的生命形态———丝瓜开出明黄色的喇叭花，豆

角垂下水帘般的嫩条，它们既独立又共生，恰似

中国哲学讲究的“和而不同”。姥爷那句朴素的感

慨，实则暗合道家“顺其自然”的玄机。藤蔓从不

会纠结该如何缠绕，它们只是随着阳光雨露的指
引自然舒展。

学生时代，我们试图弄清每个英文单词的意
思，却在字斟句酌中错过了答卷的钟声；职场岁

月，我们执拗于丈量事业与婚姻的先后距离却错
过花开的时光；寻常日子，我们反复权衡人际关系

的盈亏得失却荒芜情感的沃土。我们总认为事情

非此即彼、非黑即白，急于寻求一个结果一个定

论，也正是因为不懂“丝瓜藤和豆角须”的道理，不

断走弯路。我们的困境其实源于过分拧巴地将生
命课题化，当我们执着于用手术刀剖析每个生活

细节时，生命的整体性早已在解剖过程中消散。

“生命不是待解决的问题，而是待经历的实

相”，祁克果的警示犹如暮鼓晨钟：当我们把生活

当作待解的数学题时，实际上已经错过了数学公

式背后涌动的生命之流。

我们要接受生命本然状态，把握事情的本质，

万事不可过分拧巴。在共生中找到平衡，在缠绕中

保持舒展，恰恰构成生命丰盈的质地。重要的不是

抵达山顶，而是在攀登过程中与沿途的藤蔓花草
建立的真切联系，当我们学会像藤蔓那样，既保持

向上生长的姿态，又具备缠绕中舒展的柔韧，或许

就能在钢铁森林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生存法则。

那些被我强行分开的茎叶，不知何时又会悄

悄缠绕在一起，它们不需要知道谁是丝瓜藤，谁

是豆角须，它们只需要向着阳光生长，结出果实。

或许生命的智慧就在于接受这种温柔的纠缠。就

像姥爷、姥姥，六十多年来从未计较过谁多浇了
一瓢水、谁少摘了一篮菜，只是守着这一方菜园，

让日子在藤蔓间静静生长，最终刻下彼此生命里

最深的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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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海湾

在夜的漆黑里
你跌跌撞撞，将鸟鸣一一摊开

而我，捡拾着

一片片晶莹的月色

另一场预演

———
草丛中，一只萤火虫飞起来

另一只萤火虫
紧紧追随着

唯有风，轻轻吹着湖面
也吹着
我们脚下，那些倒伏的腐草

永不停息

不要在草原上等我
那些风

已渡往彼岸
在向着，第一朵骄傲的雪莲献祭

你说，你不曾辜负天空的留白

不曾辜负
雪山下湍急的冷峻

以及，最后一株冷杉的寂寞

恰好此时，蝉鸣已杳

晚霞渐浓
夕阳，一步步淹没了遥远的群山

清晨是与黑夜有约定的

你来我就走，紧跟着脚后跟

在平行的空间与时间，永不交集

在季节的时光里
每一朵花都有自己的手段

红的、白的、黄的、粉的

但不希望有太多的紫
因为季节已经有了太多的妩媚

晨露下的野草

贪婪地享受着自然的馈赠
今天、明天，还是明天的明天
用不着数着消逝的日子
活着，就是一个昂然的姿态

草原上的夏天
蒋峥

腐草生萤
高微


